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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寨大湾村脱贫攻坚口述

将军县的脱贫路

将军县里的穷乡亲

我们金寨县位于安徽西部，在大别山深
处，隔壁就是河南和湖北。金寨在全国很有
名，因为我们是革命老区，是“红军摇篮、将
军故乡”。在革命年代，金寨人是“最后一把
米，拿去当军粮。最后一块布，拿去做军装。
最后一个儿，送去上战场”。解放前，我们县
28年红旗不倒，党在金寨发动了2次革命武装
起义，先后形成 12支红军队伍，有 10万金寨
儿女参军，其中开国将军中就有59位是我们金
寨人，所以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全国
第二大将军县。刚解放时，我们县被追认为革
命烈士的就有 1.1万人，占全省烈士总数的五
分之一。红色基因是我们最明显的特征。

除了红色基因，我们县还有两个特征。一
个是面积特别大，总面积有 3900多平方公里，
是安徽省面积最大的一个山区县、库区县。还
有一个是移民多。我们靠近淮河，淮河以前水
灾很多，毛主席就题词要求“一定要把淮河修
好”。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修建水库根治水
患，全县有10多万老百姓搬离家园。搬到哪里
去呢？我们县虽然大，但世世代代下来，好地
方都被占满了，老百姓又不愿意搬得太远，所
以主要是安置到我们县的一些深山里。当时是
计划经济，老百姓都种地，没有什么人外出打
工流动，住在深山里，除了日子苦一点，也没
有什么其他感觉。改革开放之后，上海、南京
这些大城市发展起来了，县里交通方便的地方
也跟着发展起来。住在山里的日子很苦的感觉
逐渐地明显起来。我们县在2011年的时候被列
入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全县大概 200
个山区村中有三分之一是贫困村。到 2015 年
底，全县贫困人口还有8万多人。

我原来是在县中医院信息科工作，响应国
家精准扶贫工作号召，我报名来驻村。从2015
年 7月到村里报到，一直到现在，有 9年多的
时间，我一直是大湾村第一书记。我们村是典
型的山区村，平均海拔在 800米以上，一直很
穷，2014年全村贫困发生率是29％。村里有一
句话叫“大湾好风景，出门就是岭，不是石头
绊了脚，就是茅草割了颈”。因为在山里，出
门就是山，村民大多住在山脚下，也有一些分
散在大山上。经过多次合并，现在我们村有18
个居民组，1032户，3665人。

我刚到村时，全村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就连亲戚也不愿意
来走动。对村里年轻人来说，“逃”出去，是
唯一的“活路”，所以不少人都在大城市里打
工，一般是做建筑工，在工地上干，也有进厂
做事的，好一点的就是在上海和杭州做油漆
工，搞点装修。当时从上海回来一趟很不容
易，先要坐绿皮火车到合肥，然后从合肥汽车
站转坐长途汽车到县里，再转公交车，最后坐

“三轮蹦子”到家，来回一趟要 3天时间，“穷
窝”难回。渐渐地，村里年轻人基本看不见
了。人穷志短，当时大湾村的干群关系很紧
张。我刚来时，上门去家访，我从前门进，人
家就从后门躲着走了。

总书记来到了大湾村

我们村命运改变的转折点就是习近平总书
记来村里看望贫困户。2016年 4月 24日上午，
总书记从北京到了合肥，然后就坐车到金寨
县。他先到的红军广场。那天下雨，他在雨中
献了花篮，深深鞠躬，然后到县红军纪念堂瞻
仰，随后就到了我们村。

我们村能被选为总书记的调研点，很幸
运，我们只知道北京有大领导要来，至于是谁
来，谁也不敢问。

4月24日下午，总书记到了大湾村。他一
共走访了 5户人家，先是去陈泽平家，然后是
汪能保家，接着又去了汪达伟、汪达开、陈泽
申三家。其中第一家陈泽平和最后一家陈泽
申，是老哥俩，亲兄弟。我就着重讲一讲这兄
弟俩的脱贫过程。一个原因是，这哥俩不是村
里土生土长的，他们是因为修水库，移民过来

的，来了已经有四五十年了。另外，他们两家
情况还不一样，哥哥陈泽申家是因学致贫，弟
弟陈泽平家是老两口，没有什么固定收入。

先到的是弟弟陈泽平家。当时陈泽平 56
岁，家里很困难，他儿子前些年出车祸去世
了，可以想象，这个打击有多大，他老伴右手
残疾，干活很受限制。陈泽平家当时光线昏
暗，也比较乱，不是我们不想帮助整理一下，
是上面领导说了不允许整理，是什么样就是什
么样。在陈泽平家里，总书记说了不少话，了
解得很详细，主要是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总书记看到他家床边堆着十多个麻袋，就
摸了摸袋子，问“袋子里装的是什么？”我就
说装的是稻谷。总书记就问：“这间房子住
人，还做仓库用啊？”陈泽平就回答说，家里
倒是有地方堆，就是习惯了，觉得稻谷重要，
放在床边放心。有2000斤，都是晒干了的。总
书记就笑了。接着他看见房梁上挂着的一刀一
刀的腊肉。我们这个地方的习惯，过年前会把
自己家辛苦养了一年的猪给杀了，切成一刀一
刀的，肉涂上盐，白天有太阳时就拿出来挂在
外面晒，一晒要晒好几个月，想吃的时候就割
一点。总书记就问：“是你自家养的猪吧？”陈
泽平说：“是的，过年前杀的，卖了一半，留
了一半自己吃。”总书记又问：“黑猪还是白
猪？”陈泽平说：“是黑猪，我们大别山地区主要
是黑猪，黑猪肉好吃。”总书记问：“喂的是熟食
还是饲料？”陈泽平就说：“熟食，家里栽的红薯
藤子就够它吃的。”总书记看见陈泽平床上的被
罩是新的，垫单也是新的，他当时看了一下没
有说话。我估计总书记心里在想，这家是贫困
户，被子还蛮新的。其实这是陈泽平闺女过年
时给他老两口买的，真不是我们临时换的。

总书记又一抬头，看见他家屋顶上拉了好
几条电线，都是陈泽平自己拉的，他就笑着
说：“这里拉的电线可有点乱啊，要注意安
全。”随后看到他家桌上摆着一台老款的彩色
电视机，带高压包的那种。总书记就问：“这
个电视能收多少个台？清楚不清楚？”陈泽平
就说：“有 20多个台呢，很清楚。”总书记问：

“你平时喜欢看哪个台？”陈泽平说是中央电视
台13套，他边说边打开电视，出现的第一个台
就是CCTV-13。总书记很高兴，微笑地点了点
头。这个时候，我们就递上陈泽平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基本情况调查表。总书记一边翻，一边
念表格上的项目：“移民直补”“公益林补贴”

“计生奖”“劳务收入”，一边向陈泽平了解搬
迁的支出和补贴情况，还问他愿不愿意搬到山
下去。陈泽平回答得很爽快：“党的这个政策
好，我欢迎！”

第二户是汪能保家。汪能保夫妇俩当时已
经 60 多岁。他家也很不幸，儿子很早就去世
了，女儿嫁到外乡，老两口都有高血压，他们
家是因病致贫。进了他家门，总书记紧紧握着
汪能保的手说：“老汪，你好，我来看望你
们！”汪能保很激动地说：“做梦都没想到您会
到家里来，共产党政策好，给我们带来好多福
分啊！”总书记拿过他家的扶贫手册，从第一
页开始翻阅，了解情况。我们就跟总书记汇
报，村里正在帮助汪能保办理慢性病鉴定，申
报补助，还准备给他们家安装光伏设备，帮助
种一些茶叶。总书记问汪能保，一年吃药要花
多少钱，汪能保老婆说每年大约要 3000多元。
总书记就说，因病致贫、因残致贫问题时有发
生，扶贫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兜底措施，在医
保、新农合方面给予更多扶持。

走出汪能保家，总书记又走访了汪达伟、
汪达开、陈泽申家。我们就沿途向总书记介绍
村里的茶园、鱼塘、小型光伏电站等扶贫项
目。总书记问得很细，问了生产经营和成本收
益等，还跟大家一起算了一下村里可能会在哪
一年脱贫。

最后走访的陈泽申，是第一户陈泽平的哥
哥。陈泽申中年丧子，全家只有他与小孙子相
依为命。我想强调一下，我们村要说穷，也是
穷，但基本的生存还是有保证的，这一点跟自
然条件恶劣的地区还不太一样，这里毕竟山清
水秀，离上海、南京、合肥都不算远。所以我
们村的贫困户的穷，都有特殊的原因，比如总

书记这次看的 5户人家中，有 3户人家都是因
为儿子意外过世，家里没了强劳力，没有人去
外地打工，手头就很紧。其中，最后一家陈泽
申家是最苦的，儿子出事后，儿媳妇就改嫁
了，后来他老伴也因病去世，只有爷孙俩相依
为命。陈泽申老人怎么也想不明白，“怎么我
的命这么苦？”当地的老话都说“穷挪门、富
迁坟”。他找过风水先生来算，风水先生说他
家门向不好，要改门向才能改命运。陈泽申很
相信，马上把正门从南向改为东南向。可是改
了之后，生活并没有什么转机。他一个人带着
小孙子过日子很不容易，他说养羊，加上还有
几亩田撑着一个家，2015 年一年收入还不到
3000元。总书记问陈泽申：“你有啥愿望？”陈
泽申说：“希望2016年收入能翻一番。”后来他
的这个愿望“超额”实现了。听说陈泽申的孙
子在读高三，马上就要高考，总书记详细地问
孩子的学习情况。他说，要做好教育扶贫，不
能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教育跟不上世世代
代落后，学一技之长才能有更好保障。

最后，总书记在陈泽申家门前的小院开了
一个座谈会。陈泽申家你们也去看过，当时他
家是独门独户，在村里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
置。现在其他搬迁户的老宅基本推平了，集中
建了搬迁区。他家老宅原样保存了下来，他和
孙子搬到新楼里去住了，这个老宅现在就成为
旅游打卡点。他家院子不大，当中摆着一张方
桌，桌上放着一筛花生，旁边摆了一圈的椅
子，他家只有两三把椅子，剩下的都是从周围
邻居家借来的。

总书记在院子里坐下后对乡亲们说，我这
次专门来看望大家。从北京坐了一个半小时飞
机到合肥，又坐了一个半小时汽车到金寨，再
用一个多小时进山，来到你们这里，就是要了
解农村脱贫特别是革命老区扶贫的真实情况。
他还说，在地方工作时，我一直抓老区建设，
同老区很有感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
能少，特别是不能忘了老区。无论是革命战争
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老区人民为党和
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老区人民对党无限忠
诚、无比热爱。经过数十年发展，老区建设取
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放在全国范围比较，还
有不小差距。党中央高度重视老少边穷地区尤
其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要实施精
准扶贫，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是过硬的。

我也向总书记讲了自己参加扶贫的一些
事，说到村里现在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74 户
415人。总书记就问我：“像光伏扶贫这样的产
业化扶贫措施，还有哪些？”我说：“还有茶
叶、种植、养殖。”“这些措施是长期的吧？”
我回答说：“是的。”总书记说，脱贫攻坚已经
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叮嘱我
们要“横下一条心来抓”，说到这句话时，他
的语气明显加重。总书记的话让我感到肩头的
担子沉甸甸的。我当场就向他保证：“大湾村
一户不脱贫，我坚决不撤岗。”

“红”“绿”融合的新路子

总书记走后，我们村就谋划怎么搞好脱
贫。我们村兼备红色资源和绿色资源。我们
想，70多年前，大别山的千里苍翠守护了红色
火种。今天，她也一定会用绿水青山慷慨馈赠
我们。所以村里就下定决心，要走出一条

“红”“绿”融合发展的路子。
先说说红色资源。我们全县有很多红军烈

士墓地。去年清明节，我们乡村干部搞活动，
到附近的红军烈士墓地，大家一起动手，给烈
士墓边清理杂草。我们村革命旧址比较多，有
六安六区十四乡苏维埃政府旧址、鄂豫皖边区
党委机关驻地旧址、抗战时期干部培训班旧址
等，董必武、李先念、叶挺等人都在我们村工
作和生活过。我们就想一定要保护好、挖掘好
这些红色资源。比如，十四乡苏维埃政府是
1930年成立的，办公地点就在我们村的汪家祖
宅。这个祖宅看着门脸不大，但里面是三进，
始建于明代，现在的房子主要是清代的。你一
进门就能看到大堂上挂着一个巨大匾额，上面

写着“行端品卓”四个字，这四个字是清代嘉
庆年间的。因为没有维护，时间长了，这个祖
宅就成了危房。以前没人觉得这是一个宝贝，
但我们想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要精心
守护好、利用好，于是就申报了国家文物保护
专项经费。钱下来后，我们就对旧址进行了修
复，是修旧如旧的。现在来旅游的人，在祖宅
里坐坐走走，听听村民们的介绍，很有代入
感、现场感，对我们的先人尤其是我们的革命
前辈就有了切身感觉。

还有绿色资源。我们村里明确的发展思路
是“山上种茶，家中迎客”。金寨县很有名，
但我们县属于六安市，甚至有一些人会把“六
安”读成了“liù 安”，其实是读错了，要读

“lù 安”。但要说到“六安瓜片”，大家就熟悉
了，因为它在历史上就是名茶。我们村种茶的
年头很久了，但一直不成规模，很多小茶园没
有人管理，荒废很多年。因为地处偏僻，村民
以往只能眼巴巴等着茶贩子来收，如果没人
来，那一天等于白干。当时我就想，我们为什
么不能自己建个茶厂？自己种、自己收、自己
炒、自己卖！经过走访，又做了不少劝说和宣
传的工作，村里对1000亩老茶园进行了改造提
升，又新建了1000多亩的标准化茶叶基地。县
里跟徽商银行争取，银行很支持，贷到了1600
万元的产业脱贫基金。用这笔钱建了一个占地
4000多平方米的大湾茶厂，让一家龙头企业来
管理，我们的茶园管理、茶叶采摘、炒制加工
等环节都需要村里人干活。现在，大湾村已经
有5000余亩茶园，不少村民在茶园打工，茶叶
销售价格平均每斤 45元，带动 400多户茶农，
每户增收3000元以上。

我们的目的是把红色资源和发展乡村旅游
结合起来，让外来的游客能在我们村待上一
天，吃一两顿饭，最好能住上几天，这样农家
乐、民宿都发展起来了。我们村边有一个马鬃
岭自然保护区，是一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
每年来玩的人不少，这是一个优势。大湾大
湾，你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我们村有水。我们
村都是在大山脚下伴山而建，山脚下的这条河
挺大，我们就依河搞了一个大湾漂流，整个漂
流有 5公里长。在山上玩之后，在我们这里吃
点饭，看看红色景点，然后可以再玩点刺激的
漂流。现在人尤其是年轻人很会玩，一到节假
日，这个漂流是一票难求，经常有人给我打电
话让我帮着订票。

2018年的时候，我们村出列，2020年全部
户脱贫。现在，村里有64户人家开农家乐、农
家小院和旅游民宿。2023年，村里一共接待了
50 多万名的游客，旅游综合收入有 7000 万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由 2016 年的不足 10 万元
增加到2023年的240多万元，人均收入由2016
年的7120元增长为2023年2.2万元。这个收入
还是很可观的，我们村算是在“红”“绿”融
合中尝到了甜头，周围的村比我们村情况稍差
一点，但也都发展得挺好。脱贫以来，我们的
网格员每个月到各家各户去走访核查，以便出
现问题能及时得到解决。

“口袋”“脑袋”一起富

俗话说，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泄了，就是
给再多钱，吃得再好，住得再好，都没有用。
所以我想扶贫一定要重扶志，村里人要“口
袋”“脑袋”一起富！2015年，我刚到大湾村
时，儿子 6岁，女儿不满 6个月。这些年，我
陪伴孩子们的时间屈指可数。要问想不想孩
子？肯定想！我也是女人，一个母亲。看到别
人家的孩子抱在怀里，我的孩子只能养在手机
里，心里当然不是滋味。平时孩子要上学，每
年“五一”“十一”期间，我们村来的游客很
多，我不放心，也没法请假。人心都是肉长
的，这些年我和工作队员以村为家，我们的付
出，村里人都看在眼里，我和我同事的这股工
作干劲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无言的鼓励。

为了给村民鼓劲，我们建了一个“农民大
舞台”。这个大舞台在村里最显眼的位置，离
游客中心不远。2019年以来，这个舞台先后演
出了我们自己创作的《农耕秀》等70多个文化
节目，参演人员有 600多人，其中 95%都是我
们本村的，有 100多万人观看过。我们还在这
个大舞台上，连续办了6届大湾“村晚”。每年
只要有时间，我都上台主持。今年我们正在进
行初步的准备，我主持，男主持选的是我们村
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因为“村晚”搞得早，在
网上名气还可以，现在我们村是国家级“村
晚”示范展示点。现在在网上搜，也能找到以
前的一些视频。

我们还搞了一个“振风超市”评比。“振
风超市”是村里的一个小超市，规模不大。但
不同于一般的小卖部，因为村民在村里可以用
积分直接兑换东西。我们搞了一个积分制，当
月劳动增收多少，卫生评比是什么等级，在文
明家庭评选中又是怎么样的，都记下来，搞得
好的就给积分。每到月底，村民可以凭自己攒
的积分，到小店兑换洗衣粉、肥皂等日常用
品，一个积分算一块钱。

这些举措虽然很小，但是能提振乡风，能
调动人。能到台上跳一跳，对村民来说是很重
要的事，所以准备演出都很认真。在准备演出
的过程中，大家要集中，要排练，经常交流，
总比窝在家里发呆好吧？超市的这个积分最初
也有人觉得无所谓。但是时间长了，谁的积分
多，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大家想到的既是里
子，是实惠，更是面子问题！这样讲吧，大舞
台、小积分，一大一小，作用都不错，能给村民
们提气，大家相互追赶，都不想落在别人后面。

请求“摘帽”和“捐款”

说了村里脱贫的大体情况。再回过头来说
说具体的事，就是陈泽申、陈泽平这老兄弟俩
的事。

刚才我说过了，哥哥陈泽申家里只有一
老一小两个人，缺少劳力。为了帮助他脱
贫，县、乡两级在 2014 年的时候就用互助资
金帮他家安装了一个小型光伏电站，由他负责
维护。2015 年时这个光伏电站有 3000 元的收
入，一半用于还款，另一半就是他家的收入
了。几年后，还清了互助资金，所有的收入就
都是他的了。村里搞“红”“绿”融合发展，
陈泽申家有 3亩多茶园进行了流转，当时每年
有 1600 元的流转费。2016 年底，村里的安置
房建好了，他搬进了二层小楼，他的宅基地
腾退后，有 9万多元的补偿款。原来他就有库
区移民补贴，这期间村里给了他扶贫专项补
助。你算一算，这一年下来有多少收入？我们
算的，2017年全年收入大概是 3.3万元。有一
天，陈泽申到村部找到我，很郑重地跟我说：

“我得‘摘帽’！国家负担重，咱不能一直麻烦
国家。”我们很感动。陈泽申老人后来一直靠
自己的双手吃饭。他先是在茶厂找了一份工
作，就是游客来了，带游客体验体验怎么采
茶、怎么炒茶，每个月有2000元的收入。今年
陈泽申老人74岁了，茶也炒不动了，他就跟村
里申请，把他家腾退的老堂屋批为土特产商
店，买卖河虾、河鱼、茶叶、笋干等土特产，
自己当起了小老板。他孙子考上大学后，农
商银行给办了助学贷款，帮助小孩完成了学
业，现在孙子在合肥一家软件公司上班，每月
有 6000 多元的收入。人到暮年，陈泽申跟
2016 年相比，却显得年轻了许多。他逢人就
说，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不是风水迷信，是党
的好政策，是自己的双手！

再说弟弟的事。弟弟陈泽平更是不甘落后
于人。他有一个手艺，就是会搭架子，做架子
工。我们村改造旧屋子，许多架子都是他参加
搭建的，他也经常在附近村里给人搭架子。但
架子工不是每天都有事可干，村里给他安排了
一个生态护林员的公益岗，一年有一些固定的
收入。他还搞副业，养了一头黑毛猪，地里种
上天麻、茯苓、黄精，还常到村子周边的山上
采野生猕猴桃、山核桃去卖。他以前喜欢喝
酒，现在也不怎么喝了。他常说，咱可是向总
书记拍过胸脯的，不能全靠国家，要自己努力
早日脱贫！这些年下来，老陈家的生活条件也
越来越好，现在每年都有三四万元的收入，老
两口完全够用了。

2020年一过完年，新冠疫情在湖北蔓延，
我们村隔壁就是湖北，村里人都很关心这个
事，天天看电视新闻。当然不仅仅是因为疫情
跟咱们自个儿有关，更是这些年下来，村里人
都受惠于国家，对国家的事也就更加关注。我
记不清楚具体时间了，大概是2020年3月份的
一天，我正在村委会里跟其他人谈事情，突然
陈泽平老人就远远地走过来，向我使劲地招
手。我还挺困惑，老陈这是有什么事吗，这么
神秘。我就朝他走了过去。他偷偷地从上衣口
袋里掏出一大沓钱，都是新的，一张一张的。
我吓了一跳，就问：“老陈，你怎么有这么多
钱，要做什么？”陈泽平说：“我刚从银行里取
出来的。”最近的银行营业厅离我们村部有 10
公里远，他又不会骑电动车。我就问：“你怎
么去取的？”他笑了笑说：“走着来回的，不
远。”接着他就说：“这钱一共是 1万元，我要
捐给湖北！这些天我晚上总睡不好觉，总觉得
国家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总得表示表示。我
没有什么钱，你是知道的，只能捐 1 万元了。
但是怎么捐，我不懂，你是书记，就是组
织，我就交给你了。”说完就把钱塞到我手
里，转头就走了。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想追
他，但他走得太快。回头我们村里干部商量过
几次，觉得他是贫困户，刚脱贫，这个钱不能
给他都捐了。我又去跟老陈谈了几次，他拿定
主意了，坚持要捐。我们总觉得这事不合适。
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悄悄地跟他
说，你捐这么多，村里其他人怎么办？他们
如果跟你一样，捐多了，不会又让大家返贫了
吧？那我怎么办？最后我们就各让一步，妥协
了，定下他捐1000元。虽然钱不多，但是这是
一个脱贫老人的一片心意。现在我每天在村里
转，看到老陈，就打个招呼，聊聊天。看他每
天还在忙碌着，我觉得我们国家真好，我们村
的人也真好！


